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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程，1951年生，江苏
南通人，作物栽培学家，中国
工程院院士，国家重点学科作
物栽培学与耕作学学科带头
人。先后承担完成国家与省
部级重大或重点课题 30 余
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4项、三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
进步奖一、二等奖24项。

2023年6月，张洪程在办公室修改学生论文。

我是做农业科研的，
我是一名老师，

所以我不能忽视土地，
不能忽视学生。

张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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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张洪程在扬州市广陵区沙头镇为农民进
行水稻生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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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辈子都在和水稻打交道，粗粗算下来，我从
事水稻研究已经快50年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节奏，有的人一生可以涉猎很多行业，经历丰富多
彩，而我这么多年其实就关心一件事——粮食。

一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从小背的这首古诗
就是农业给我的最直观的印象。

1951 年，我出生在江苏南通市通州区西亭镇的
一个农民家庭。曾经经历过吃不饱饭的岁月，对于
饥饿感觉的深刻记忆，让我更能体会粮食对于人的
重要意义。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在我的印象中，他们经常终
日在田间辛勤劳作，想的就是怎么样能多种出一点
粮食。父母靠着种地卖粮的收入，一步步供养我完
成学业。我从小便与土地结下了浓浓情缘，也自然
能深切体会农民之不易，农业之重要。

1972 年，机缘巧合，我进入江苏农学院（今扬州
大学）学习，从此我的命运便开始与粮食紧密相连。

我大学学的是农学，可以简单理解为“种地
的”。说起学农，我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自卑或不
屑，我始终觉得农学是充满魅力和挑战的科学——
如何种好地可是一门大学问。

农学是农业科学领域的传统学科，以解决人类
最基础的需求——“吃饭”为首要任务。作物栽培研
究和应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粮食产量和质
量，有重大的政治、社会和民生意义，是关系人类生
存基石性的科学。

有很多学生都问过我同一个问题：专业到底应
该选热门的还是热爱的？我认为，要谈热爱，必先了
解。很多学生往往在选择所谓“热爱”的专业之前，
并未真正了解过专业本身，后期也没有适应好，造成

“水土不服”，甚至“半途而废”。
我的大学老师曾经对我们这些学习农学的学生

说过一句话：“要知农、爱农才能学农。”这句话在我
的心中打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也对我的漫漫求学
路产生了很大影响。

如今，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沉淀，我愈发明白，对
我自身而言，专业学习不仅仅是学习农业的相关知
识，更是一种态度和情感。只有真正热爱农业，才能
够在农业领域中不断探索和创新，才能够真正地为
农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大学开始，我投身农业科技创新，让更多的人
吃饱、吃好，让农民省力、增收，让农业发展、振兴成
为了我人生最大的追求和梦想，这样的信念在我近
半个世纪的科研教学生涯中始终没有动摇过。

二

我国上千年传统农业劳作的画面，是一幅幅朴
实无华且充满生命力的图景。农民们穿着朴素的衣
服，手持锄头和镰刀，辛勤地耕种着土地，为丰收而
努力着。这些画面，是中国农村传统文化和生产生
活方式的缩影，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这些真诚而美好的画面背后，其实充满了
艰辛与无助。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撸起袖子看
苗，脱下鞋子下田。

20 世纪 60 年代末，当时我还不到 20 岁，那时候
我们生产队里只有一辆东风-12手扶拖拉机，种一亩
稻子要四五十个工（注：1个农民劳作8小时计为1个
工），特别繁琐、辛苦。农民的劳动，几乎处处需要

“弯腰”。他们需要弯腰在田间地头，播种和耕耘。
尤其在每年水稻插秧的时候，白天是烈日下滚烫的
泥水，晚上是“躲之不及”的蚊虫，而在田间地头，忙
于插秧的人们需要双手、双脚贴着地面长时间劳
作。只要去尝试过就能够真实感受到其中的辛苦，
往往不到半天时间，就会腰酸背痛，“把腰都累‘断’
了”并不是什么夸张的修辞。

我的专业就是“种地”，那是不是可以研究一种方
法，让农民不要整日弯着腰耕种？怎么样才能让种地
不那么辛苦，不那么繁琐劳累？这就是我最初的想法。

1975 年，我大学毕业留校从事农业科研工作。
我把自己的第一个研究课题对准了农业的轻简化，
希望用更先进的耕作技术和更高效的农机装备代替
人工作业，降低农民的劳动强度。再说直白点，就是
让插秧不那么辛苦，让农民可以挺直腰杆种地。

实际上，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便有国外学者
提出少耕、免耕的耕作方法。翻土犁田是传统耕作
的必要环节，少耕、免耕虽然省时高效，但具体到落
实应用，地力损耗、草害猖獗、作物产量不高不稳的
问题就如同“三座大山”横在面前，相关技术一直未
能在我国普遍推广。

我当时就想，既然少耕、免耕的基础观点没有问
题，那么，如果能翻过这“三座大山”，问题就可以迎
刃而解。那时，我刚刚30岁出头，正是初生牛犊不怕
虎的年纪。我便开始从江苏的水稻种植区入手，希
望有所突破。

实地走访调研后，我充分意识到，这是一场跨地
区、跨部门、跨学科的协作攻关。在学校的支持下，
我组建了“新型耕作栽培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课题
组，目标就是创建一套以少耕、免耕为基础的新型栽
培技术。

江苏省也充分“集结兵力”，组建了新中国成立
以来规模最大的科研“集团”，把项目科学地分解为
两大课题与几个子课题，由著名农学家凌启鸿教授
担任技术顾问。

作为攻关课题最年轻的主持人，我顿时感到责
任重大、压力倍增，唯有实干、苦干才能出真成绩。
从 1985 年开始，我和课题组成员在江苏各个农区做
了大量试验，数据汇总时，我们粗略清点，测定的数
据资料装满了20多个大箱子，分类装订了55卷。

要将传统的弯腰插秧转变为站立“抛秧”，其实，
最大的技术难点是“立苗”，即抛栽后倾斜苗和平躺
苗垂直竖立起来的生长过程。抛秧稻能否立苗直接
影响到抛秧稻的产量。换言之，抛秧最核心的是要
实现轻简化和高产的有机结合。

最主要的还是认识问题。当时很多人认为，抛

秧后田间秧苗分布没有顺序，不利于植株生长，还有
人认为平躺秧苗立苗有问题。但其实只要技术过
硬，在实际生产中，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抛秧稻直立苗比例与整地质量、抛秧高度、表土
水层深度、球土比例和苗高等都存在着显著或极显
著相关关系。因此，在大面积生产中，要注重整地质
量，还要尽可能抛高、抛匀、抛直，提高抛秧稻直立苗
的比例，促进抛秧稻早生快发，提高立苗植株生长的
整齐度与群体质量。

1993 年，“新型耕作栽培技术及其应用研究”项
目在国内率先完成了水稻抛秧技术系统研究，阐明
了抛秧稻生物学特性，揭示了高产形成规律，创立了
高产高效栽培技术，获得了当年的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这一成果率先在江苏 22 个县市推行，这里的农
民最先挺直了腰杆。站在田埂上抛撒秧苗代替了千
百年来弯腰插秧的传统，不仅省时省力，而且秧苗成
活快、产量高。后来，有媒体报道给“抛秧”技术下的
劳动场景比喻为“仙女撒花”，听起来就觉得很美。

随后，水稻抛秧技术在全国重点推广。时至今

日，抛秧技术仍然在全国 1.2 亿亩水稻田中使用，特
别是在机械化栽培困难的丘陵山区更是得到广泛
应用。

应该说，我的“翻山”之旅是成功的。
实现农民的降本省力，更要保持丰产丰收，这是

我做农业科研的方向，更事关国家粮食安全。
21 世纪最初几年，我国粮食安全一度面临严峻

挑战。2003年，我国粮食种植面积降至不到15亿亩，
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粮食年总产量下降到 4307
亿公斤，为近 10年来最低；人均粮食占有量降至 334
公斤，为 20年来最低。科技部、原农业部、财政部和
原国家粮食局联合组织12个粮食主产省，立足东北、
华北、长江中下游 3 大平原，围绕水稻、小麦、玉米 3
大粮食作物高产高效目标，启动实施了国家粮食丰
产科技工程。一场激烈的“粮食保卫战”全面打响。

作为这场战斗的“先锋员”，我主动承担了国家
粮食丰产科技工程的江苏水稻项目，从顶层设计、方
案拟定再到技术攻关，我和团队成员们马不停蹄。

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稻超高产精确定量栽培”百
亩攻关的那段时间，这也是整个项目实施的关键

期。所谓精确定量栽培，是通过实施良种、壮秧、扩
行、控苗、精肥、节水、无公害化病虫害防治等措施，
依据叶龄进程对水稻生长的每一个环节进行定时、
定向、定量的科学调控。讲求“精苗稳前、控蘖优中、
大穗强后”，每一步都要精益求精。

我们在兴化、姜堰、高邮、如东等不同生态区考
察苗情，开展田间试验。每逢育秧、移栽、搁田等水
稻生长关键期，常常一早四点多就得起床，乘车赶往
不同的水稻示范种植点。六点半前后，当地农民下
田时，我们已经和蹲点的研究生在田里查苗、测定，
落实有关专题试验了。

汗水终于换来了丰收的甜蜜。经过长期攻关突
破，在姜堰、兴化我们先后创造了稻麦两熟制水稻亩
产 903.8 公斤、937.2 公斤的超高产纪录，屡次刷新稻
麦两熟制水稻高产纪录。相关技术在2011年再次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三

从“更省力”到“更高产”，无论是“抛秧”还是“精

确定量”，这些农业技术其实最终都将推广应用的重
点落在了人的身上。但农业生产环境时刻在发生变
化，传统主要依靠人力畜力的耕作模式已经开始转
向主要依靠机械动力的新阶段，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也日新月异。同时，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如何用更
少的人力耕种更多的土地，成为一大难题。

劳动力紧缺、生产成本高、作业质量差是目前粮
食作物播种面临的挑战。未来，粮食要怎么种？靠
谁种？

毫无疑问，要靠机器，甚至是无人机。于是，在
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江苏水稻项目等的资助下，
我开始与其他科研、生产等单位联络，开启我的新课
题——机插水稻稳定高产。

其实，机插并不是新鲜事物。20世纪80年代，我
国就已经从日本引进了机插技术，逐渐形成了以毯
苗机插为主体的机械化栽培方式。但在当时，我国
差不多3/4的水稻田都分布在南方多熟制地区，一茬
接着一茬，水稻耕种的时间非常紧张。运用机械化
方式栽培密度极高的毯状小苗，看似快速省力，但由
于秧苗弱小，机插很容易出现栽插不匀的情况，从而
导致生长缓慢。一茬水稻长慢了、熟晚了，就会耽搁
后茬作物播栽，不仅影响周年生产，也会使当季水稻
产量下降，质量不稳定。由于这些限制因素，机插稻
栽培方式在我国一度发展缓慢，也制约了水稻生产
机械化进程。

秧好半熟稻。传统的机插水稻秧苗龄小质弱、
返青活棵较慢，要解决机插过程中的难题，必须要有
高标准的机插秧苗。机插要高产，必须先壮秧。我
们走出的第一步是“对症下药”，通过精准控种、旱育
控水、依龄化控三个环节，提升秧苗活力，提高育秧
的质量和效率。现在，这项技术已经在江苏、安徽、
黑龙江等省进行示范应用。

在壮秧培育外，精准机插、生育诊断、肥水调控
等技术相继有了突破，适应多熟制地区的毯苗、钵苗
机插高产优质增效栽培技术体系渐渐成熟。在江
苏、安徽、湖北、江西，相关技术的累计推广面积超过
1亿亩，亩产稳定在550~600公斤。

机械化发展的更高阶段是“无人化”。现在，我
们已经联合了国内优势单位，通过应用北斗导航、无
人驾驶系统、无人机飞防等技术，协同研制出了能一
次性完成秸秆还田、施基肥、深旋耕、精确播种等九
道工序的无人驾驶联合耕播作业机，希望用智能化

“良机”配套高效化“良法”，构建起稻麦作物“无人
化”的栽培技术体系。

现在，“无人化”栽培已在江苏多地开展试验。
在智能化育秧生产线上，从上盘、铺土到播种、覆土，
再到码盘、运输，只需要十几秒的时间。原本需要10
个人完成的工作，现在4人就能轻松搞定。在不远的
将来，也许种地就会变成人人羡慕的好职业。

四

回想起自己和“农”打交道的这些年，还是最喜
欢两件事：一个是下田和粮食打交道，一个是上课和
学生打交道。

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我是老师，就不能离开
课堂。学农的课堂不仅仅在教室和实验室里，更在
田间地头，学农的学生就是要打通“教室—实验室—
基地—生产田”。在校园里，有试验田，在校园外，有
试验基地。我的学生，必修课就是下田、下基地“蹲
点”。好的农科生，标准很简单，能种好一片试验田，
能管好一方高产地。我带过一个研究生，从播种到
收获，一年中 5个多月吃住在试验基地，一个人可以
管好50多亩的水稻田，这就是本事，这就是农学人的
精气神。

可能在上学时，他们确实会觉得这个过程有些
艰苦，但学农之人，这些历练都会成为人生道路上的
宝贵财富。只有走进田里，走到农民中间，与农民、
土地建立深厚的情感，才能真正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学农苦，学农的孩子也苦。很多学农的孩子都
来自农村家庭，家里要供养一个大学生，经济负担并
不轻。我是他们的老师，更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

“老学长”，我知道他们的不容易。我在实验室里设
置一些助研岗位，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参与研究同时
自食其力的机会；我和团队一起设立科研创新的奖
励基金，给那些热爱农学、能力突出的孩子们一个认
可和激励。与其说是我在帮助这些学生，不如说是
我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自助。

我特别欣慰的是，为人师数十年来，我的很多学
生都学会了去乡村“自找苦吃”，他们把实验室搬到
田间地头，把科研成果送到千家万户。他们中的很
多人都已成长为农业科学研究、技术推广、管理服务
一线的中坚力量。

最近，我看了一些写我的新闻报道和事迹材料，
其中都会提到两件事情。

一件是在 1998 年，我受邀去北京参加一场大型
活动。为不耽误农时，我婉拒了对方的邀请。

另一件是在去年，我荣获 2023 年全国“最美教
师”称号。在赴京领奖前夕，我又带着学生去了多个
试验基地查看当季水稻的生长情况。

其实，理由很简单，我是做农业科研的，我是一
名老师，所以我不能忽视土地，不能忽视学生。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张洪程为学生答疑解惑。


